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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王志武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中共非法拘留、强制洗脑、非法劳教。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王志武再次被中共人员绑架，关在看守所。七月八日曾被河北邯郸丛台区法院非法开庭。王志武曾被关小号、毒打、吊铐，还曾被熬鹰（不准睡觉）八天八夜……。下面是王志武自述十几年来他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 


一、修大法顽疾痊愈，遭迫害流离失所  


我叫王志武，今年六十多岁，下岗工人，靠修理自行车维持生活。修炼前身患严重的心脏病，多次夜间犯病送医院抢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高德大法——法轮功，没花一分钱，严重的心脏病不翼而飞，我从此精神起来了，真正尝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在日常生活中，我以“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人。九九年七月迫害法轮功后，我被公安人员多次骚扰、绑架到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非法迫害。下面是我被中共邪党迫害的一些情况。 


二零零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去成安县参加法会，因恶人构陷，法会地点被破坏，当时在场的六十七名大法弟子全部被绑架。我被成安公安局恶警毒打、折磨一夜，第二天早上我被送回当地——邯郸市滏园派出所。期间我走脱。在周国江（原市委副书记）、李桂洪（市公安局长）、曹志霞（“610”头子）和邯山分局长密谋下，我成了被通缉的“要犯”，自此，我有家不能回，被迫流离失所。 


二、遭绑架 


二零零五年正月十五、十六晚，在周国江、李桂洪、曹志霞等人的密谋组织领导和亲自指挥下，邯郸市出动了全部警力对全市大法弟子实施绑架。邯山分局滏园派出所长王雷明、郑国清、薛保中也首当其冲，我就是在邪恶这次非法绑架中再次陷入魔窟，被非法劳教三年。三月份被送进了罪恶的邯郸劳教所。


三、在劳教所遭受酷刑迫害 


邯郸劳教所当时成立的“专管队”就是现在的“特教大队”。是为了“转化”大法弟子专门成立的特种队。在劳教所，恶徒高飞狂嚣：“军队就是杀人的，警察就是打人的，你不转化，我就把劳教所的酷刑开飞机、上绳等都给你来一遍。”恶警李海明说：“邯郸劳教所有多少电棍为谁准备的？不是放着看的。警棍、小单室、老虎凳、铐子不能不用。”葛庆喜面露狰狞狂叫：“你转化也得转化，不转化也得转化。” 


邯郸劳教所所长张修平、副所长魏永生、李庚所、吴峰、政委程印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对大法学员达到所谓百分之百转化率，他们丧失人性，泯灭良知，教唆纵容下属，施以各种手段残酷迫害大法弟子。劳教所因迫害法轮功学员手段残忍而臭名昭著，邯郸劳教所成了实实在在的人间地狱。 


1、暴力“转化” 


我被送进劳教所后，就被关进了“小号”，恶警不让我与任何人接触，不让我吃饭、不让喝水、不让去厕所。我就在小号墙上写“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等标语。被“专管队”的大班长（犯人中的恶混）看到就汇报了，专管队长李颇勇马上就叫来六、七个“普教”犯人，加上干警共有十几个人，他们个个都拿着电棍、胶棒、手铐急匆匆地跑来对我开始了“转化”行动。


邪恶头子对专管队恶人下令：“王志武不转化，你们谁也不能回家！”劳教所的恶警高飞、高金利、王志民、姚建明、邢延生、左涛等这些恶徒们是专管动刑的。对我，他们轮流着用胶棒打、电棍电、轮流打耳光。打累了就再换一个恶人再打、累了就再换一个、再换一个……不停地毒打摧残我。 


邯郸劳教所还豢养着十几个“犹大”，白吃白喝，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犹大分成三、四个组，每组三人。到了晚上，犹大就逼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强迫我看诋毁诬蔑大法的音像、资料，讲污蔑师父和大法的污言秽语、歪理邪说。犹大们不让我睡觉，死死地盯着我，我一闭眼就会遭到拳打脚踢。但是我就是不配合他们，我就是不答应转化。 


一天上午我被恶警、“帮教”等十几个恶徒迫害到十点多钟时，恶徒高飞来了，高飞伪善地对我说：“王志武！你只要认罪、认错，你就啥事都没有。”我说：“我没罪！没错！”这一说高飞就火冒三丈原形毕露，暴跳如雷，面目狰狞，恶狠狠地狂吼：赵伟（专管队第二任大班长）！拿铐子和电棍来！喊着就将我的两只手用铁铐子铐在屋两边放的双人床上边，让我脚尖点地。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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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高飞和赵伟不停地用脚踹我的身子和腿，让我的身子斜着、悬着、不让我的脚着地；并且还不停地用电棍电击着，嘴里还不停地叫喊：“你说你有罪没有？有错没有？”我想，我有师父在看护着我，我没有怕他们，我说“我没罪！没错！” 


高、赵仍不停地脚踹周身乱电。看我还是不转化，就恶狠狠地将铁铐子给我紧了两扣，高飞连吊带打带电带踹的，折磨了我一个多小时。高飞看我还不转化，就又将铁铐子紧了两扣，铁铐子紧的都卡住骨头了（因为我已很瘦了，只剩下一层皮了）。


在恶人吊着我的过程当中，一阵热流通透全身，顿时我感到全身非常的舒服，被铁铐铐的手也不觉得疼了，我深深感到是慈悲的师父在加持我，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二、三个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二天过去了，连续数天过去了……我的腿、脚都站肿了，肿的很粗很粗连鞋都穿不上，又大口大口地吐血，恶人仍吊着我就是不放，继续折磨。我想我一定要挺住，决不配合邪恶。 


我一连几天吐血，最后一次吐的很厉害，地上有一米多方圆面积那么大的一滩血，连邪恶都吓坏了，才急忙将我放下来。放下来后邪恶还不放过我，仍继续用电棍电，同时用写有诬蔑法轮大法的纸条粘到我的身上、脸上。恶警们让我用鼻子吸烟，用墨水在我脸上画侮辱我的漫画，他们让我头戴上塑料盆，腋窝夹着棍子，身上围破布，强逼我在院子里转，不转就是一顿毒打。 


邢延生很恶毒，对大法弟子不背所规的动刑：棍子打、电棍电、打耳光等；不写作业（侮蔑大法等事）的动刑；不唱歌的动刑；不背五要十不准的动刑；不写入室教育的动刑。 


我经常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我要牢记师尊的教诲，所以我就是不背所规，不写作业，不唱歌，什么都不配合。因我不配合邪恶，不转化，所以全所关押的人都让家人接见，只有我一人不让家人探视，不让打电话，我存的钱也不让我取，弄的我连卫生纸都不能买，解大便只能从垃圾堆里检一小块烂布当手纸用，用后洗洗再用，这样一直坚持了一段时间。 


2、侮辱、羞辱 


在劳教所每天恶警们上班时，都要让我站在“专管队”的大门口，让恶人看、骂、羞辱我。邢延生上班时，看我在门口，就拿了一个很肮脏的拖布恶狠狠地照我的脸上搓来搓去。之后将拖布扔在地上，此时我没有着急，就把拖布拿起来放在墙根处。 


有的大法学员绝食抗议邪恶非法迫害，专管队便给他们强行灌食。我没有绝食，我吃饭，可是邢延生就是不让我吃饭，他让别人吃饭，让我看别人吃。 


一天我在小号屋墙壁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等标语，被大班长就凶狠地照我的脸上猛击一拳，当时我就被他打掉两颗牙，打得我满嘴流血。恶警们又把我打倒、又拖了出来，用电棒到处电击，电了好长时间还不解恨，恶警邢延生就把我拖到厕所，厕所里地上满地都是泥和尿，邢延生就在厕所地上来回拖我，用穿着皮鞋的脚踩住我的头不让我抬头、不让我动，他让我用身子擦撒满尿和泥的厕所地面，擦干一片再拖一个地方再擦，擦一会儿再拖，直到他们都打够了、打累了才肯罢休。 


恶警们转化不了我，就开始羞辱我。就象农村埋死人一样，给我身上披上花单子，手里举着一个破的帚把，帚把上都是黑纸白纸条子系在上面，脸上用黑墨水画的各种侮辱我人格的漫画、道道等，把塑料凳子给我戴在头上，让我站在院子里让人取笑。我不服就是一顿毒打。 


3、被“熬鹰”八天八夜 


从三月到五月，六十多个日日夜夜，邯郸劳教所对我一直用酷刑摧残、折磨，从不放松。但坚定的大法弟子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从不答应转化。邪恶无奈，又使一招儿——“熬鹰”就是长时间不让睡觉。 


邪恶们让我在院子里（或屋里）连续很长时间站着，不让睡觉。恶警们从劳教所犯人当中挑选出能死心塌地为队长卖命的亡命之徒作为“帮教”，以迫害大法学员有功作为减刑条件，诱骗、唆使犯人对大法弟子犯罪，所以“帮教”对待大法弟子是最恶毒的，那真的是杀人都不眨眼的。 


“帮教”轮流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看管着我，不许我睡觉，不许我坐着、不许我躺着，不准我闭眼，一闭眼睛就得马上踹醒，否则就是一阵毒打。犹大们不停地让我看诋毁、诬蔑大法的音像、资料等；对我散布污蔑大法的歪理邪说、污言秽语。他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迷惑欺骗大法学员，逼迫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上午过去了，我没被转化；下午又来一班，没转化；晚上又来一班……就这样我被恶警苦苦“熬鹰”八天八夜。“熬鹰”是邪恶对我实在“转化”不了，在无奈的情况下使的最后一招，但也未能动摇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决心，中共邪党的什么目的都没有达到！ 


四、邯郸市610、公安继续迫害 


三年过去了，本来劳教所该放我回家，可是邯郸市610、市公安局、邯山分局、滏园派出所等单位恶人合伙密谋：因我在劳教期间没被转化，就不让我回家，继续关押、洗脑迫害。他们见到我后，以“咱们谈谈”为名将我强行送到邯郸市洗脑班迫害了十个多月。洗脑班辅导员姓王。 


在洗脑班期间，邯山分局人找我谈话，我不理他们。后来他们又派了两个人去了，说是想“聊聊天”，我说聊天可以，不能做记录。几天后，就来了一辆警车，说要带我走。武安犹大李海生和邯山分局恶人连打带踹，把我打倒后，强行抬到警车上，警车立即将我拉到劳教所。当时劳教所里外全部戒严，非常恐怖。“专管队”的人将我抬到三、四楼（当时我弄不清是三楼还是四楼），邯山分局将我再次交给劳教所后就走了，就这样邯郸市610、邯郸市公安局、邯山区分局等恶徒们继续迫害我，把我再次送到劳教所劳教一年。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邯郸劳教所张修平所长、魏永生、李庚所、吴峰、政委程印等人，纵容恶警们迫害我的罪恶事实。（文章有删减）◇





2014年8月12日 











▲大法学员王志武    ▲中共酷刑演示：毒打


中共酷刑示意图：吊铐











 红墙摇摇坠，莫站危墙边。退党、退团、退队（三退）顺天意，神佑得平安。心铭大法好，步入新纪元。











